              《林中路》读后感
   读完海德格尔的《林中路》，结束了这场奇妙的思想旅程，它留给我的震荡和思考却没有止境。书中的内容我不能完全理解，即使是我认为已经稍微懂得了，我的感想也还是浅薄而无力的，我真觉得在伟大的思想面前，能够倾听已是幸事！
   《林中路》是海德格尔继《存在与时间》之后，后期的重要思想成果之一，被视为本世纪西方思想的一部经典著作。其中包括六篇相互独立的文章。在第一篇文章《艺术作品的本源》中，海德格尔指出：“艺术的本质就应该是：‘存在者的真理自行设置入作品’。可是迄今为止，人们却一直认为艺术是与美的东西或美有关的，而与真理毫不相干。”1原来，“艺术作品是对物的普遍本质的再现”2作品建立一个世界，创造一个大地，世界是敞开的，而大地是遮蔽的，这两者在不断地争执着，就在这种争执中，“存在者整体之无蔽亦即真理被争得了”。3是啊，设想一下，我们都存在于世界之中，大地之上，世界和大地是一对同时存在着的矛盾体。我们就是在敞开和遮蔽之间看到物的本质，看到真理，而真理又通过艺术形式表现出来，获得一种物质载体。真理和美并不比肩，因为真理是逻辑的，而美是感官的，相对于真理，美似乎包含着更多的不确定性。另外，作品创作也不同于手工技艺，海德格尔说，器具的完成意味着器具已经超出了它本身，并将在有用性中消耗殆尽。4这是否就如同我们说的，无用之用乃是大用？因为作品保存着真理，真理是自持的，同时也因其本质性特征使得固定它的作品和器物区别开来。
    第二篇文章《世界图像的时代》对现代科学提出质问，海德格尔在其中极其精炼地总结：“筹划与严格性，方法与企业活动，它们相互需要，构成了现代科学的本质，使现代科学成为研究。”5研究者替代了学者，市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研究活动的方向，这是现代社会的特征。我曾经听老人说，市场经济乱了‘朝纲’，这种观点虽然不一定准确，但也值得我们深思。我们人，在物质的潮流中勇进时，有没有忘了诗意地栖居？退一步说，我们头顶上还有没有新鲜的关乎生命本真的空气？另一方面，我们“计算着自然，估算着历史”，6建造着世界的图像，但我们的有生之年是多么短促，既见不到未来，连历史本身也不能说明它自己。我们始终在一种不可见的阴影里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反思自身的存在就显得极其必要了。对存在的思考就产生了诗。
   从第三篇文章《黑格尔的经验概念》里，我知晓了哲学是发自生命本身的思考。在导论的第二节里，黑格尔叙述了批判的核心。所有过往的哲学都要接受批判，每一次的结果都包含前一次的真理。但我们不能因顾虑而终止探索，害怕犯错误的顾虑本身就是一种错误。正如周民锋先生所说：“西方哲学能够连续演化和持续发展，得益于每个时代的哲学总是既要解决前代遗留的问题，又会为后代提出需要解决的难题。”7我们的历史就是这样不断进步的吧。周民锋先生把笛卡儿关于主体和客体的矛盾立场分向两个方向发展：一是完全的客体化方向，最终以黑格尔为代表；二是完全的主体化方向，以海德格尔为代表。8我不太理解这个问题，因为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是绝对的在场发生，而海德格尔倾向于主体的存在？两者又有什么不同呢?
    在下一篇文章里，我们听见尼采的话“上帝之死”。海德格尔强调尼采的这句话说的是二千年来的西方历史的命运。这怎么理解呢？是否形而上学终结了？那个疯子说：“上帝死了！上帝真的死了！是我们杀死了他！”9人们并不知道他们已经杀害了上帝。超感性世界已经没有意义了，诸神都死亡。这是哥白尼式的革命，再没有什么东西庇护和指引我们走过茫茫宇宙了，于是就引向了海德格尔重要的虚无主义。啊，“上帝和教会圣职的权威消失了，代之而起的是良知的权威，突兀而起的是理性的权威。反抗这种权威而兴起的是社会的本能。向着超感性领域的遁世为历史的进步所取代。一种永恒的彼岸目标转变为多数人的尘世幸福……”10海德格尔不止一次提起“尘世”，让我不禁想起海子那首著名的《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》，诗人在绝望的大地上写下祝愿，愿人们在尘世获得幸福。我在想这二者是不是有着相通之处，人毕竟依附于尘世而存在。生命是需要提高的，我们需要找寻价值，人生的一切追求便因此而起。
    我觉得第五篇《诗人何为》更有意思，它是由荷尔德林的一句诗“……在贫困的时代里诗人何为？”引发的。海德格尔是这么解释这句诗的：“在贫困时代里作为诗人意味着：吟唱着去摸索远逝诸神之踪迹，因此诗人能在世界黑夜的时代里道说神圣。因此，用荷尔德林的话来说，世界黑夜就是神圣之夜。”11海德格尔对诗有很高的评价，认为一切艺术从本质上说都是诗，存在之思就是诗之源。时代为什么贫困？因为人们不仅忘记了而且不能承受死亡的必然性，也失去了痛苦和爱情，于是不知道存在作为存在的本质。而在此时，诗就是拯救。我们把生命的本质“交付给技术制造去处理”，使得“人变成主体和世界变成客体也是自行设置着的技术之本质的结果，而不是倒过来的情形。”12，恰恰把我们自身断送在我们所创造的文明中。单纯的材料的对象化隐含着危险，事实上，“人需要保护，但又由于同一个本性而同时是无保护的”。13是否是如此：自从上帝死后，我们便转向依赖于技术的制造，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和控制，秩序的建立……目的只是使人觉得人生总不至于无趣和黑暗？脆弱的人通过武装显示自己外在的强大，以获得心理上的安全和满足。诗的拯救，大胆的冒险，就是要从本质的问题展开，正如里尔克所说:“……我们的任务是使这一短暂易逝的大地如此深刻、如此痛苦和如此热情地依存于我们自身，从而使它的本质重新在我们身上‘不可见地’产生。”14冒着语言之险，回到心灵的领域，回到自身的生命之中，就能够“把无保护的不妙的东西转变入世界实存的美妙之中”。15诗人之歌唱就是为黑暗世界寻找光芒，这种光芒是隐蔽的，这种歌唱是普遍性的，它关乎全人类，是发自所有拥有同一个本性的人的内心的声音。我们的时代由我们造成，也由我们拯救。在这里，诗不再是物质意义上的语言，也不再是狭义的一种体裁了，它代表人类的共同的精神追求，用哲学家的话说，它是最广义的艺术。
   最后一篇《阿那克西曼德之箴言》通过列举各种对该箴言的不同翻译，对它们作细致的比较，来表达海德格尔的观点和看法。首先介绍的是青年尼采的翻译，海德格尔评价说它完全是传统式的，他认为尼采对思想史的了解不及黑格尔。海德格尔对翻译的见解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：“但只要一个译文只按字面直译，那么，它就未必是忠实的。只有当译文的词语是话语（“词语”和“话语”在德文中为两个不同的复数形式），是从事情本身的语言来说话的，译文才是忠实的。”16海德格尔还提出存在与存在者的差异：存在者不等于存  在，因为相对于存在的无限而言，存在者是有限的，“存在者整体乃是一种唯一的征服意志的单一对象。存在之质朴性被掩埋于一种独一无二的被遗忘状态之中了。”17在文章的最后，海德格尔带领我们思考当前的世界命运的纷乱状况的原因，我们的所有学说都没有解除这种纷乱，我们一直处于这种危险之中，但同时，拯救本身就包含在危险里面。也正因为是这样，我们的思考才是有意义的，才能够延续下去。
    掩卷细思，哲学的语言背后有着无穷的意义，哲学家的思考是多么微妙而奇特。海德格尔说的“思”，应该就代表了那样一种生命形态吧。这真的是一场奇妙的旅程，让我不知不觉地接受了一次思想的洗礼。然而以我拙劣的理解和言语，真的无法读懂和表达其中的深义。但我还是庆幸读过了这本著作，有机会直面经典，在纸页之间穿越时空，聆听伟大的思想家的微妙言语，聆听这个世界上的诗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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